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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桃花源記〉的敘事美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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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桃花源記〉是陶淵明傳世的名篇，其中構築了一個理想社會，既有儒家

嚮往上古之世的淳樸，也有老子宣揚的「小國寡民J 社會模式的影子，和當時

集權政府造成人民動輒得咎的社會，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歷來關於（桃花源記）

的大量研究，大都是將其置於散文體式的範疇作為研究對象，似乎錯過了〈桃

花源記〉的小說性質。因此，本文試圖假以「敘事學」（Narratology ）的小說分

析觀念作為切入角度，重新審視〈桃花源記〉的敘述美學特徵’析論以〈桃花

源記〉作為小說體裁，仍是一篇在敘事結構上成功的敘事文學。

【關鍵詞】桃花源記敘事美學陶淵明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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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桃花源記〉是陶淵明傳世的名篇，寫於一千六百年前晉宋易代，戰爭頻

仍、社會動亂、人民生活痛苦的時代。陶淵明根據西北人民逃避秦政暴虐的情

形，叉根據〈三國志﹒田疇傅〉記載：「（田疇）遂入徐無山中，營深險、平敞

地而居，躬耕以養父母。百姓歸之，數年間至五千餘家」 l ，把他理想、中的社會
形象表現在（桃花源記〉里。在這個理想、社會裡，陶淵明用淺顯清淡的筆觸描

繪了一個沒有極權政治壓迫、大小權力剝削的樂園，人們過著和平寧靜且自給

自足的安定生活。文中虛構的「世外桃源」除了明顯有儒家所嚮往上古淳樸之

世「帝力於我何有哉？」 2的色彩外，再加之魏晉乃至宋初，時人崇尚老莊，高

談玄理，倡論放達，陶淵明自然受老子無為恬淡思想濤沫，〈桃花源記〉實亦帶

有老子宣揚「小國寡民J 社會模式的影子。（桃花源記〉既是作者依據他的社會

理想所作的美好想像，也代表了那個動亂時代的廣大民眾對太平社會的嚮往。

干百年來，讀者對（桃花源記〉愛不釋手，除了如蘇軾所言「質而實綺，

單而實映」’用樸素自然的語言風格表現豐富的內容，以及迷離莫測、平中見奇

的藝術魅力外3 ，另一個主要的原因就是陶淵明描繪了一幅理想社會的生活圖

畫，在精神層次上得以成為苦難現實的寄託’帶給現實人闊無限的希望，使自

己乃至後來的讀者在精神上跨越時空的限制得到共鳴。這個世外桃源集中地反

映了詩人和勞動人民的美好願望，它和當時黑暗的社會現實成了鮮明的對比。

毫無疑問，這是詩人對封建社會制度的一種否定，它的進步意義是不容否定的。

而儘管這個理想社會或將永遠不可能實現，但它畢竟使人神往，留給人間通往

形上世界一條超脫的通道。

〈桃花源記〉本〈桃花源詩〉之序文，依理應以詩為主，序為附。但是因

為此序丈的文學境界高妙，文學情味雋永，所以千百年來以它鐘短三百二十字

的篇幅，風靡無數讀者，詩序反而比詩更加膽炙人口，詩序為詩大大增輝。陳

寅格說：「陶淵明〈桃花源記〉寓意之艾，亦紀實之文」 4 。紀實應是指和當時

黑暗的社會現實成鮮明對比而言，而實際上則是以寓意為主，全篇描寫委婉曲

折充滿神秘色彩，富有小說氣息。所以〈桃花源記〉不但收在以詩文為主的〈陶

淵明集〉之內，也被收錄在志怪小說集《搜神後記〉中。梁啟超先生對此篇評

價甚高，並以為是「唐以前第一篇小說，在文學史上算是極有價值的創作」 5 。

廚川白村曾言：「文藝是苦悶的象徵 J 6 ，小說作為一種文學體裁，更是反

l 盧掰：﹛三國志集解﹜（北京市：中華書局， 1982 年 12 月），頁 329 。
2 先秦歌謠（擊壤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引
自劉大杰：﹛中國文學史﹜（台北市，華正書局， 1999 年 8 月），頁 3 。
3 謝暉、張伯文： （淺談桃花源記的藝術魅力與語言特色），﹛龍岩師專學報﹜ 1995 年 6 月第 13

卷第 2 期，頁 112 ° 

4 陳寅悟：〈陳寅烙先生文集﹜（台北市：里仁出版社， 1981 年 3 月），頁 168 。
5 轉引陳怡良心陶淵明之人晶與詩品〉（台北市：丈津出版社， 1993 年 3 月），頁 360-361 。

6 廚川自村著／魯迅譯：（苦悶的象徵一附出了象牙之塔﹜（台北市，昭明出版社， 2000 年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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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現實人生的最佳利器。（桃花源記〉的創作與樂團意識的產生是陶淵明與現實

長期拉鋸後的感悟。因此在論及〈桃花源記〉的美學層面時，必先觀察到現實

世界所帶給陶淵明的衝擊，因為這些在現實中生命歷程的衝創所造成的折射或

反射，才能使〈桃花源記〉深具人文精神的關懷，叉富涵艾學藝術的深刻美感。

蕭統在《陶淵明傳〉襄寫道：「親老家貧，起為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

自解歸。」 7記載陶淵明二十九歲時初仕為江州祭酒。但由於「不堪吏職」’時

間不長便解職回家。後來陸續做過鎮軍參軍、建威參軍等地位不高的官職，過

著時隱時仕的生活。義熙元年（405）陶淵明四十一歲，再次出為彭澤縣令，不過

八十多天，便棄職而去，從lit脫離了官場。陶淵明之所以如此，並非他對政治

原就不感興趣。出身于世代官富家庭的陶淵明，本也會期望在仕途中有所進取，

在政治上有所作為，如（雜詩〉：「憶我少壯時，無樂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驀

繭思遠霜。」但同時，東晉士族文人普遍企羨隱逸，追求精神自由的風氣，在

他身上也留下了深刻的影響。〈歸園田居〉所說：「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

之類，就反映了他思想的另一方面。於是兩種彼此矛盾的情結在陶淵明身上互

相拉鋸的結果，造成他思想上仕與隱的兩難，人生道路的悲劇性。起初就陶淵

明而言，前一種以天下為己任的願望，的確佔據其早期生涯的主導地位。但動

亂時代的無情與殘酷，政變與殺戮，不僅給人民帶來災難，同時也造成社會上

層份子嚴重的不安全感，這使陶淵明的政治雄心不能不有所消滅。更甚者，在

種種權力爭奪之中，道德仁義被扭曲與矮化成為有心人的工具，這使秉性真淳

的陶淵明也難以忍受。所以說陶淵明的歸隱，實際是自己的理想與當時的現實

無法調和的結果。

由於現實世界的經歷，以及思想的轉變，激發陶淵明提出沒有剝削和壓迫

的桃花源的社會理想，對不合理的封建社會表示抗議，於是現實生活的素材乃

成為虛構的〈桃花源記〉之基礎，現實如同一面鏡子，在鏡子的男一邊所反射

出來的社會形象，便是和真實世界相反顛倒的理想樂園。因此就〈桃花源記〉

的創作背景而言，陶淵明以其現實經歷的世界模式，提供了小說創作的素材，

藉由現實世界中的戰亂、剝削、階級，而突顯出桃花源世界的和諧、自由、純

淨。

而歷來關於（桃花源記〉的大量研究，大都是將其放至於散文體式的範疇

作為研究對象，似乎錯過了（桃花源記）的小說性質。〈桃花源記〉廣義而言確

實是小說體裁，蕭東海先生說：

頁的。

「（桃花源記〉被收入〈搜神後記〉’並具備同時代小說『粗陳槌概』的

基本特徵 ，其實是一篇小說。作者『拳拳于鬼神』的志趣 ，是其創作小

說的性格基礎。自古來視詩文為正統，以小說，為末流的傳統觀念，是誤

7王質等撰／許逸民校輯：〈陶淵明年譜〉（北京市：中華書局， 1986 年 4 月），頁 25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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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其歸屬於散文的主要原因。」 8

因此，以〈桃花源記〉為小說體裁，假以「敘事學」（ Narratology ）的分

析觀念，重新審視〈桃花源記〉的敘述美學，是本篇論文重新審視的角度。

二、〈桃花源記〉的敘事結構分析

構成小說的基本要素不出故事情節、語言風格、人物形象等，小說做為敘

事文之一種，必定牽涉到敘述與結構等問題，以結構主義的方法（包括其理論

觀點與假設）來研究小說的一門學間，結構論者稱此為「敘事學」。在（桃花源

記〉敘述時間的發展引領著小說結構的延展迴復，是以〈桃花源記）在敘事結

構上所呈現最大的特徵，乃是多重敘述時空的交疊運用。現茲將〈桃花源記〉

全文援引如下：

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為業。緣漢行，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夾岸

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

其林。林盡水源，使得一山。山有小口，努彿若有光，便會船從口入。

初極狹，繞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

田、美池、桑竹之屬。仟陌交通，雞犬相閣。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

悉如外人。黃髮垂擊，並怡然自樂。見濤、人，乃大驚，問所從來，其答

之。便要還家，設酒殺雞作食。村中聞有此人，成來問訊。自云先世避

秦時亂，率妻子色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隔絕。問今是何世，

乃不知有漠，無論魏、晉，此人一一為具言所間，皆歎惋 o 餘人各復延

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辭去。此中人語云：「不足為外人道也。」

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誌之。及郡下，詣太守說如此。太守既

遭人隨其往，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路。南陽劉子釀，高尚士也，聞

之，欣然規往。未果，尋病終。後遂無問津者9 。

就（桃花源記〉在敘事結構上的多重敘述時空現象，或可以概分為「現實

軸」、「中介軸J 與「幻境軸」三個部分來討論分析。

（一）現實軸

「現實軸」 顧名思義乃庸負著一個故事起合的積極功能，它提供了故事可

能真實化的背景 ﹔它在敘事文中如墊基般的架構，亦提供文學活動上個人詮釋

的虛構行為相對的合理性。而在（桃花源記〉一文中，虛擬艾本中的真實世界，

S蕭東海：（論桃花源記體裁是小說），﹛吉安師專學報＞ 1995 年 3 月第 16 卷第 1 期，頁 41-44 。
9龔斌校筆：﹛陶淵明集校筆〉（上海市：上海古籍出持反社， 1999 年 12 月），頁 402-4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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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在敘事結構上表現或指涉現實意義的象限，有起頭與結尾兩部分。首先：

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為業。緣溪行，忘路之遠近10 。

歷來學者對於「桃花源」的追尋眾說紛耘，然而持確有其地而論者，大抵

將焦點集中在「武陵人捕魚、為業」之「武陵」二字上。並以武陵蠻區的民俗傳

說和大量的漢人進入武陵蠻區的事實，歸為陶淵明構思〈桃花源記〉之原始素

材。姑且不論跳脫文本以外的「桃花源」之真或武陵之賞，單就文本中的真實

世界亦即現實軸之敘事時空而言，此即為陶淵明所形塑的第一層敘述時空。

陶淵明藉由武陵漁人的經歷與眼界，將讀者帶至一個充滿神秘色彩而叉純

樸自然的化外之地，而作者之所以能在平淡精練的語境中營造一種奇想，成為

敘述成功的小說關鍵之一，乃是武陵漁人由故事背景的「實J 時空，不經意造

訪世外桃源的「虛」時空，所引發的戲劇張力。〈桃花源記〉一開始便刻意塑造

出一個背景時空「晉」’這是為了沖淡故事的虛構性，也是為引渡出一段奇遇、

一個虛時空而必須創作的踏板。再者：

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誌之。及郡下，言語太守說如此。太守既

違人隨其往，尋向所誌’遂述，不復得路。南陽劉子騁，高尚士也，聞

之，欣然規往。未果，尋病終。後遂無問津者。 II

武陵漁人以小說現實之人停留在桃花源虛異之境，回歸現實是必然，於是

武陵漁人「得其船」’叉從虛時空抽離，重返現實人間。而武陵漁人由虛境回歸

實境，此時呈現在讀者眼前的是其機心萌生「便扶向路，處處誌之」’凡夫俗子

的舉動。以及現實世界「仕J 與「隱」的代表，太守和南陽劉予聽各有「用心」

的找尋桃花源行動，此在在都說明現實時空人為的執著與機心、盲目與愚昧。（桃

花源記〉末段故事的收束，雖有退場痕跡，刻意交代故事始終，然作者在敘述

結構上設計弔詭的情節，造成武陵漁人來去虛實之間有頭有尾的歷程，最終只

能以迷離難解不了了之，作者始終圓守其所形塑的現實軸之敘事時空於人世合

理性的規範內。

（二）中介軸

在〈桃花源記）一文中，中間有如戲劇換場的筆墨，這便是「中介軸」’

既不屬現實人閉的真實存在，亦不屬於虛幻之境的等同存在，它是兩種時空的

交界，是灰色地帶。它存在叉不存在，對有緣人而言它是存在， 對無緣之人它

即叉不存在。 用神話學的觀念來說，此等洞天福地，便是一種宇宙樹12的觀念，

10龔斌校筆：（陶淵明集校簧〉，頁 402-403 。
II 龔斌校簧：﹛陶淵明集校筆〉，頁 402-403 。
12 此即〈批評的剖析﹜一書中所言：「．．．．．．未移用的神啟式的世界與循環的自然世界在某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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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領著歷險人物進入另一世界的媒介，它的的存在只為有機緣的人而存在。其

作用不若現實軸提供現實背景，以資敘述結構行進的起始，也未若幻境軸將整

個時空凝鑄獨立進而抽離，造成一次情節上的高潮，然而「中介軸」在敘述的

鋪展仍是有積極意義的。

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

之。復前行，欲窮其林。林盡水源，使得一山。山有小口，警彿若有光，

使舍船從口入。 13

在小說中身處現實世界的武陵人，是再普通不過的捕魚夫，他象徵現實中

所有的凡夫俗子，但他卻因一時之無心無意「忘路之遠近」’意外地「忽逢桃花

林」’這時的武陵漁人正由現實時空，被命運引進未知的虛異時空，但也因為此

一虛異時空景緻繁麗迷人，武陵漁人才會深陷其中，想一探究竟，而深入究竟

的結果，就是燃引小說之「奇」的所在。武陵漁人發現小山口，也就是暗示讀

者新天地、新世界、新時空的到來，但要進入這一不同人世的虛時空，勢必要

與現實割離，於是武陵漁人做了「便舍船從口入」的動作，他正式走入作者預

設安排的虛異時空，開始非既定時空觀念的冒險經歷。就〈桃花源記〉文本而

言，「中介軸J 是一溝通連貫的系統，不僅在情節上甚至敘述結構上，疏通了現

實軸與幻境軸的結構關﹛系，將兩個截然不統的時空產生連結，造成在結構上多

重敘述時空現象的可能施行。而「中介軸J 本身亦即作者所形塑的第二層敘事

時空，「因緣存有」的特殊時空。

（三）幻境軸

關於〈桃花源記〉文本中的「敘述人」至少有陶淵明、武陵漁人、桃源中

人等。而陶淵明之屬的敘述人性質是位於敘記外層、非參與的敘述人，此亦即
通常所說的「全能敘述人J 14 ，其功能是將現實世界模式引渡至小說虛構世界的

「行為者」。而就（桃花源記〉故事重點的敘述時空，即「幻境軸」而言，是以

武陵漁人及桃源中人兩造的敘事觀點，牽引勾勒出小說虛構世界的全部樣貌，

因此，必須藉由深入文本闡述敘述者與故事的敘事時空關係’進而說明虛幻世

界桃花源一「幻境軸」的多重敘述時空現象。現茲將〈桃花源記〉「幻境軸」全

文援引如下：

初極狹， 繞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平疇，屋舍儼然。有良

上攜手聯合，而這個點之象徵性的表現，我們稱之為顯靈點。」諾思羅普﹒弗萊著／陳慧、袁憲

章、吳偉仁譯：﹛批評的剖析﹜（天津市：百花丈藝出版社， 1998 年）頁 248 。

13龔斌校簧：﹛陶淵明集校簧﹜’頁 402-403 。
14高辛勇：（形名學與敘事理論一一結構主義的小說分析法﹜（台北市：聯經出版社， 1996 年），
頁 l的一 1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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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美池、桑竹之屬。仟陌交通，雞犬相鬧。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

悉如外人。黃髮重者，並怡然自樂。見濤、人，乃大驚，問所從來，具答

之。便要還家，設酒殺雞作食。村中聞有此人，咸來問訊。自云先世避

秦時亂，率妻子色，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隔絕。問今是何世，

乃不知有漠，無論魏、晉，此人一一為其言所聞，皆歎惋。餘人各復延

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辭去。此中人語云：「不足為外人道也。 J

武陵漁人通過山口，由現實之境步入虛幻之境，眼前所見的世界是「土地

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由美池桑竹之屬。肝陌交通，雞犬相關。 J 這便告訴讀

者，由先前的桃林到眼前的良田美池，都在在說明虛幻時空的美好動人：土地

肥法、作物豐榮、交通便利、人事和樂。而且桃源中人見到武陵漁人的反應是

極其和善與歡迎：「便要還家，設酒殺雞作食」’顯現的是人性中最真誠美善的

一面。就敘述結構的作用而言，「幻境軸」相對於「現實軸」而有大量化、精緻

化的敘述，主要在於產生一種對比效果，凸顯陶淵明所形塑的第三層敘述時空，

虛幻世界的美好。

〈桃花源記〉中另一組敘述人是桃源中人，在推動故事情節的功能上，主

要是突顯虛幻時空的獨立性與完整性。桃源中人第一次進入讀者的印像是「男

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臂，並怡然自樂」’充分說明虛幻世界人物的和樂形

象，恰如其份地反應出一個自然純樸社會。而桃源中人自言：「先世避秦時亂，

率妻子芭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問令是何世，乃不知有漢，

無論魏、晉」，不僅交代自我的出身與來歷，更使讀者在進入虛幻時空之後，有

現實歷史的背景作為襯底與比較，引起讀者企慕理想桃花源的不染紅塵。本來

由武陵漁人因為身處不同空間而有不同時間各自獨立的敘述時空，在桃源中人

自言來處後正式將三層敘述時空揉雜，使讀者在面對時間這個有著連貫性的歷

史感知觀念時，自然接受作者敘述結構上的安排。這種多重敘述時空的發生，

由本來各自獨立轉而同時並存連結，即是〈桃花源記）在謀篇上回環往復的特

殊魅力，因而成就三言兩語如斯，卻能在情節上出人意表，在結構上井序有致，

作為一篇成功的小說體式。

桃源中人自身所處的時空，是一獨立的時空，即使因武陵漁人的無意闖入

也並不切斷其獨立性，它自足自在的完整性並不因此而改變。所以當武陵漁人

要離開之際，「此中人語云：不足為外人道也」，即是對虛時空的獨立性與完整

性所下的註腳 ，但武陵漁人畢竟是俗人，無法遵守約定的結果， 注定他無緣再

入桃花源，也切斷人間與理想樂園可能且唯一的聯繫因緣。對於武陵漁人而言

他是進入一個虛異時空，因為有其自身現實世界做比較，所以他是新奇與嚮往

桃花源。但就桃源中人而言，其自身所處的時空即是實存實有的現實空間，並

15費斌校簧：〈陶淵明集校簧﹜，頁 402-4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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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因為外來的武陵漁人以為奇異而便得奇異。但不得不承認的是，桃源中人所

處的時空，由於其獨立性與完整性，是以造成敘述上的神秘色彩，虛異性仍是

存在，虛異時空亦存在。

若無比較，也就是沒有武陵漁人從中溝通小說中的現實世界與理想桃花

源，便無所謂時空交錯，虛實並存的敘述問題。但由於武陵漁人的經歷，兩層

世界的確實有過交流，是以〈桃花源記〉在敘述者與故事的敘事時空關係上，

作者是以武陵漁人虛實之間的奇異經歷作為敘事主線，再輔以桃源中人所處時

空的獨立與完整作為佐線，創造了多重敘述時空現象的敘事結構。

三、〈桃花源記〉的敘事美學特徵

〈桃花源記〉全艾三百多字，筆法疏淡，語言簡約，看似輕描淡寫，實則

大筆淋漓，無論是寫武陵漁人進出桃花源的經過，還是理想社會的圖景，無不

寫得生動傳神。而〈桃花源記〉之所以有這樣風貌的呈現，主要還是歸功於其

敘事上的回環往復，結構上的嚴謹完整。換言之，即是有以下的敘事美學特徵

相互發揮，陶淵明才能通過對現實世界的省察，營造出一個虛實相交，富有典

型丈化意涵的理想、環境。

（一）虛實交涉的時空隙縫

誠如上一節所言，〈桃花源記）在敘事結構上所呈現最大的特徵，乃是多重

敘述時空的交疊運用，而非單一敘述時空交疊運用的結果，便產生虛境與實境

交相指涉、交相融合，於是小說中的時空隙縫也就應運而生。因為在敘事美學

上時空隙縫營造的成功，使得相對於現實人間的理想樂園，不是那麼遙不可及，

卻也飄然塵外，這使讀者在進入（桃花源記〉時對時空感知的衝突性與矛盾性

大大削減，也就是說虛實交相指涉產生的時空隙縫，引領讀者自由進出小說中

的現實與虛幻，突破時間與空間差異的限制性。

桃花源是陶淵明子虛烏有所虛構出來的理想世界，但他卻在一開始便點明

確切的時間與真實的人物：「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為業」’就本質及本意上陶

淵明的確是有刻意調和虛實的取向。接著（桃花源記〉叉去：「緣溪行，宏、路之

遠近。忽逢桃花林J ’在處理時空觀念上，陶淵明用「忘」、「忽逢」鮮明且深刻

地呈現時空的不穩定與不可測知性，已然將現實既有的時空觀念漸漸消抹，並

往虛異的時空象度靠攏。船對於武陵漁人是再現實不過的生活工真，船代表著

現實世界的最終象徵’透過武唆漁人「便舍船」、「得其船」的一系列動作，虛

境與實境在其中交遞變化，時空隙縫的可塑性即是在簡單的上下船活動中圓滿

完成。而武陵漁人在進入桃花源之後身處的空間是：「土地平曠， 屋舍儼然，有

良田美池桑竹之厲。肝陌交通，雞犬相間 J ’與現實之境無甚差異，讀者目光僅

只注意武陵漁人遭遇事件之奇，並不自覺敘述時空的改換，虛實交相指涉渾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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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跡。再者桃源中人自言：「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巴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

遂與外人間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既言「與外人問隔」’

復言「不知有漢，無論魏、晉」，在虛異時空中俄入一段真實性的歷史背景，令

人虛實莫辨。最後結尾用在《晉書〉中有傳記載的南陽劉子聽作總結，說他：「聞

之，欣然規往J ’以一個在現實歷史出現的人物相信桃花源虛異時空的真實性，

加強小說中時空隙縫虛虛實實的迷離神秘色彩。然而劉子攘的「未果，尋病終。

後遂無問津者。」也說明了武陵漁人乃至一切皆回歸現實，即使前事經歷的時

空親切熟悉如現實世界的時空，但仍是虛幻無尋跡的，虛實的交會點由此分岔

開來，時空隙縫不復出現。在小說的敘述結構：實境一一幻境一一實境，的整

個佈局過程中，武陵漁人「便舍船」、「得其船」的動作，是作者巧妙的佈置，

船是引渡，同時也是現實世界的最終象徵。它漂浮在如夢似幻的煙波上，維繫

著此岸與彼岸一一現實（真實時空）與理想、（虛幻時空）的聯繫。

（桃花源記〉裡虛異時空的變化大體等同於現實時空的變化，但這裡所言

的時空變化，並不是指虛異時空與現實時空的步調一致，而是說讀者在感知虛

境與實境時空的進程變化時，只有自然時序的改變，並無明顯的虛實時空對立，

這也是虛實交相指涉產生時空隙縫的結果。就邏輯而言，桃花源的虛幻性必定

造成其時空的虛幻，是非既定時空觀念的，而現實世界的時問規律是一成不變，

兩者在時空中必有差異，但由於敘事美學上時空隙縫營造的成功，在時空軸上

便不出現如〈爛柯山傳說〉，或日本〈蒲島物語〉故事，人物於出入虛實之境後

因時空差異所造成的改變。

（二）武陵漁人的「契約 J 效應

在生活和藝術中「契約」不僅僅得以建立和撕毀，它們也被履行或完成。

契約通常來自於一種互動關係’而由契約訂定所產生的效應，明顯影響著事件

取捨、偏向的最終結果。在普洛普和葛雷瑪斯所考察的作品中，一個契約通常

是英雄和一種更強大的力量之間的一種交易，因此英雄是收到人，另一個人物

（國玉、上帝、父母、神父）則是發送人。這種等級關係是重要的。經由此等

對比關係的發送，任一契約的存在才有其實質意義，履行或撕毀契約的結果也

才有值得討論的空間。這種契約關係，牽扯到一種更強大的力量所制定的一個

或一套規則，附帶懲惡揚善的許諾。這些規則可以明確地或含蓄地由上帝、社

會或任何個人制定，只要這個人擁有獎和懲的力量。由此可見，契約不僅要求

主語（英雄）去履行它，它也要求建立了契約的那位權威（人物）履行它。任

何基於這個契約之上的考驗，必須在這兩者之間進行1人因此，敘事單位以「契
約」產生故事的矛盾、高潮、衝突、悲喜劇，製造故事的戲劇性張力。

契約效應在〈桃花源記〉中的呈現，可概分為「理想之約」 及 「現實之約J

兩部分來探討。武陵漁人在無意間涉足桃花源，並在其間做客後，「此中人語云：

16 羅伯特﹒休斯著／劉豫譯：〈文學結構主義﹜（台北市：桂冠圖書公司， 2001 年 1 月），頁 122
-I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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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為外人道也」，其與桃源中人的約定是「理想之約」’即是與理想世界的契

約。而這個契約存在的可能，雖是起源於一種機緣，一段偶遇，但就意義層次

而言，與理想、世界的契約，既是對理想世界的溝通嚮往，亦是形而上精神昇華

的約定。再者就「現實之約」而言，武陵漁人自身與現實世界的牽繫，是一種

與生俱來的同體感，其對於現實世界的自然歸屬感，便是現實之人與現實世界

所締結的契約，這種人類潛意識中區分他者排外的執著，是無形中形成也割捨

不去的契約。這種與現實世界所締結的契約，雖不意察覺但作用力極大，因為

現實世界是建立在社會與個人的等級關係上，社會化的過程即是契約締結的過

程。所以對武陵漁人而言「理想之約」是新契約，「現實之約J 是舊契約。但由

於陶淵明所創造的〈桃花源記〉是虛實兩相拉鋸的世界，一開始便注定了新舊

兩造契約的衝突﹔而武陵漁人也並非英雄形象，在人物性格上一開始便有瑕疵

性，結果是「理想之約J 履行的困難。所以（桃花源記〉裡人物形象標舉的「契

約」效應，是理想、世界不復存在的悲劇。

對於武陵漁人這個溝通現實與理想世界平凡的中間人而言，因為他終究是

凡夫俗子，一但步出了桃花源遭受濁世之風的薰炙，現實的種種私慾便再度浮

上心頭，所以「理想之約J 與「現實之約」爾造契約效應，在他身上衝突拉鋸

的結果是：「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話、之。」這時武陵漁人已忘卻與桃

源中人的約定，而選擇向他歸屬感較大的現實社會靠攏。而背棄撕毀「理想之

約」的結果，便是「太守既遣人隨其往，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路。」永遠

失去再探理想國桃花源的機會。總歸而言，新舊契約衝突的造成，是因為現實

人間與理想桃花源的價值觀不同，道德情操各異，一個是世風澆薄的社會，一

個是民風純樸的社會，二者存在根本上的差異，幾無協調包容的空間。所以未

能履行「理想之約」的凡夫俗子，終究是不能超昇現實，也就不可能成為理想

桃源中人。

（三）張力的加強：重複「問津事件」

小說作為敘事文體之一種，關於敘述上重複現象的運用，重複的頻率叉如

何等，有著其美學上的特殊意義，其造成敘述上的往復送若或事件的概括性強

調，以及結構上的再加強。簡而言之，頻率即是：故事一特定事件發生的次數

跟它敘述的次數的比較。一種頻率是否產生強烈的重複效果，取決於事件的性

質以及對它的注意力的大小。「事件越平庸，重複就越不引人注目」’大體上可
作為一條準則17 。

（桃花源記〉中真正進入理想世界的敘述只發生一次，起先武陵漁人由「忘

路之遠近」的無心，而「忽逢桃花林」進入一處人間仙境。這種天外飛來一筆

的寫法，有新奇的效果性，但在情節的敘述上作為小說就略顯單薄且結構鬆散，

而為了彌補這樣的不足，陶淵明很有技巧性地以「對理想世界的追尋」這一主

17米克﹒巴爾著／譚君強譯、萬千校：〈敘述學：敘事理論導論》（北京市：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5 年 11 月），頁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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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作為統攝整個故事發展的重要線索，再重複敘述二次沒有結果的「問津事

f牛」’使得故事在邏輯的合理性、情節的完整性上都得到完滿的解決。而使得讀

者在進入陶淵明虛構的文本世界中時，除了能領略文中之奇，亦能有理可尋理

想世界幻滅性之必然。是以，陶淵明寫武陵漁人離開桃花源後「得其船，便扶

向路，處處誌之。」是為了引領第二次「問津事件」的重複：「太守既遣人隨其

往，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路。」更藉由南陽高士劉子瞋「聞之，欣然規往。

未果，尋病終。」引出「後遂無問津者。 J 斷然止住情節的再發生，作為故事

的結局。這樣重複「問津事件」的敘述手法，雖然在目的上都是未完成、沒也

結果的追尋，但由發生過一次真正進入桃花源敘述經歷的再追尋，在敘事上已

然產生強烈的重複效果，深刻說明主題現實世界終究無法滲透理想世界，現實

之於理想的追尋必定走向幻滅，於是（桃花源記〉敘述上重複「問津事件」的

意義也就在此。
就通篇〈桃花源記）而言，找尋理想、桃花源，也就是「問津」’乃是作為

實串小說情節推演的中心線。所以小說中藉由「問津事件」的重複敘述，不僅

在量上可以擴充（桃花源記〉「粗陳模概」的質感﹔在質上也因「問津事件」量

化的推演，彌補情節敘述上的不足，造成量化的戲劇性。

四、結語

由「敘事學」的小說分析觀念再出發，審視陶淵明的不世名篇〈桃花源記卜

除了再次肯定陶淵明在文學史上無可抹滅的地位外，更藉由西方文學理論的檢

驗，給〈桃花源記〉下一個更全面性或更實至名歸的註腳，無論是作為散丈體

式或小說體裁，（桃花源記〉在文學的敘事結構美學上，都是一次幾近完美的示

範。

（桃花源記〉在浩如煙海的文學之流中，以其獨特的敘事美學，構築了一

處人人嚮往的理想境地，即使眾人明知其虛幻且不可為，但受其藝術魅力的鼓

動，無數的心靈仍將現實未能滿足的希望，寄託在永生可以追求的理想層次，

生命因而昇華。（桃花源記〉在敘事結構上陶淵明把握虛實相表裡的反覆辨正、

多重敘述時空的交疊運用，進而在敘事美學特徵上營造出「時空隙縫」、「契約

效應」、「張力的重複」。換而言之，若無強烈的現實感作為基礎，理想桃花源的

可貴性便無法顯現，是以在體裁結構或中心思想上，陶淵明以其現實生活的深

刻體驗，直指心靈的投射，反覆辨正人類生存世界的荒謬，間接雕塑出一個理

想世界。由陶淵明肇始的「誤入桃源」故事，隨著時間與空間的遞壇替換，世

外桃源的樂園意象，已然全面滲入後世文學，多元輻射成各種層次意涵，無論

是神仙化的轉換、隱逸化的寄託、個性化的詮釋、世俗化的幻滅或者情色化的

墮落，主動或被動地影響著作家的心靈與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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